
楔子 

一睜眼，世界已經不再是原來那個世界…… 

「唔！」 

頭痛欲裂，秦霖生抬手按住額頭，揉了揉，忽然覺得觸感有些不對，睜眼一瞧，

映入眼簾的竟是一雙白皙細緻的手。 

這雙由自己意識指揮著的手不是自己的！ 

秦霖生腦海裡冒出了這個荒謬的念頭。但事實的確如此，身為殺手的他，一雙手

早已滿是老繭和傷痕，怎麼可能如此白嫩？ 

秦霖生滿心困惑地坐起身，低頭看了眼身上的穿著——白色粗麻布，交衽繫帶，

褲頭用細繩紮著……怎麼看都不對勁！還有這副身體，怎麼不像自己所熟悉的那

樣高大？ 

更別說周圍的環境也是如此古怪——木樑土磚牆，屋內都是樣式古老的木頭家

具。 

秦霖生皺起了眉頭，環境陌生倒是其次，可怎麼連自己的身體構造都如此陌生？ 

左右看看，在床頭旁的小木几上找到了一盆水，他走下床藉著水盆裡的水一照，

頓時呆住了——這是自己沒錯，但不是原來的那個他，而是他十八、九歲時的模

樣！ 

離奇的變化讓秦霖生腦子一片混亂，昏迷前發生的事情一下子全湧入腦海。 

日前，他和老搭檔「娃娃」以及另外兩個伙伴一起接了一個任務，沒想到在任務

中遭遇大爆炸，四個人被一個像黑洞的空間吞噬。後來娃娃被突然出現的渦流捲

走，秦霖生企圖追上去，沒想到人沒追到，自己卻落單了。 

然後呢？ 

秦霖生拍拍腦袋，隱約想起暈過去前看見了一道白光，之後就不記得了。 

不論怎樣，眼下的情況看來自己應該是被人救了。 

正想著，門外就傳來了一老一少的交談聲。 

「爺爺，大哥哥今天會醒來嗎？」女孩在問著，聲音裡帶著濃濃的地方口音，秦

霖生只能勉強聽懂。 

隨即一個略顯蒼老的男聲答道：「進去看看情況再說吧。」 

話音未落，房門便被推開了，一個老人帶著一個小女孩走了進來。 

女孩看起來大約十二、三歲的模樣，一雙黑玉般的眼睛又圓又亮，小臉蛋紅撲撲

的，很可愛。而那老人則是鶴髮童顏，面色紅潤，精神矍鑠。 

然而讓秦霖生吃驚的卻是——這兩個人穿的都是古裝！ 

難道……自己回到古代了？！ 

第一章 

「秦大哥，你去哪兒呀？打水嗎？」 

少女從窗戶探出頭來，嬌俏臉蛋上一雙明亮大眼睛眨呀眨的，望著向外走去的男

人，眼中滿是愛戀之情。 

男人沒有給予太多的回應，僅是「嗯」了一聲，離去的腳步沒有絲毫停頓。 



少女嘟起嘴，不滿意對方的冷淡回應，但隨即展開了笑容，「秦大哥快去快回哦！」 

男人大步走著，很快來到熟悉的地方。碧藍的湖泊靜靜地躺在大地的懷抱裡，清

澈的湖水中不時有魚兒游過。秦霖生彎腰時，清澈水面便倒映出一張五官立體的

俊臉。 

再經歷一次成長的他在容貌上並無變化，冷峻的氣質一如往昔，不過也許是山林

間的隱居日子過久了，比起前世，他在面貌上還是多了幾分憨厚。 

來到這個時空已有三年，換了個世界、換了種生活，倒也沒什麼不適應的，一定

要說有什麼令他感到不自在的，那就是他這一百八十七公分的身高在這個時空顯

得特別高大，時常引人側目。 

秦霖生掬起一捧水洗了把臉，沁涼的湖水讓他感到清爽自在，但沒等他的心情完

全放鬆，一道不明物體自高空落下的獵獵風聲讓他寒毛陡然豎立——危險！ 

過去身為殺手的敏捷讓他的身體動得比意識更快，急忙起身連連後退，不等他站

穩，「噗通」一聲巨響在面前的湖面上炸響。 

平靜的湖水被從天而降的物體激起沖天浪花，細密的水珠迎面撲來，將幾步遠的

秦霖生潑得滿身是水。 

看著湖面上的波濤巨浪，秦霖生微微皺起了眉頭。 

雖然只是一瞬間，可他還是看見落進湖裡的是一個人！ 

是誰？救還是不救？ 

秦霖生猶豫了一下，最後牙一咬，脫衣跳下湖裡，朝那人墜入的地方游去。 

清澈的湖水中，他看見那人正在朝湖底沉去，隱約可見豔麗的紫紅色衣裳在水中

飄蕩，像是綻放的花朵，又像在水中化開的顏料。 

秦霖生奮力游了過去，一臂勾住落水者的腰身，帶人向上游去。 

懷中人身體冰冷僵硬，全無動靜，好在還能感覺到心臟跳動，秦霖生不敢遲疑，

快速將人拉上岸。 

他將沾黏在那人臉龐上的濕髮撥開，好檢查狀況，可當對方的容貌完全顯露出來

時，秦霖生怔住了。 

十六、七歲的模樣，巴掌大的臉蛋，尖細而小巧的下巴，眉尖一道水滴狀的朱紅

色細痕，一張雌雄莫辨的容貌蒼白如紙，濕漉漉的黑色長髮像海草一樣散落在地

上，雙目緊閉的他看上去像是沉睡中的人魚，冶豔而純真。 

秦霖生在瞬間失了神，但很快他就想起自己真正應該做的是什麼——急救！ 

他先暢通少年的呼吸道，確定他沒了呼吸，這才扳開對方的嘴，捏住他的鼻子，

深深吸了口氣後，低頭對上他的嘴巴將空氣吹入，同時觀察他的胸部是否有起

伏。人工呼吸很快起了作用，少年忽然身子一抖，一陣劇烈的咳嗽後，長長的睫

毛輕顫，慢慢睜開了眼睛。 

少年有一雙像貓兒一樣的大眼睛，尖細的眼角微微上挑，增添更多的嫵媚感。黑

玉似的眼睛就像初生小動物般純淨，此時正籠罩著一層薄薄的霧氣，迷茫地看著

秦霖生。 

秦霖生冷峻的面色不由得為之柔軟，輕輕撫摸他冰涼的臉頰，柔聲問：「你還好



嗎？」 

少年沒有回答，靜靜地注視著秦霖生，片刻後慢慢垂下了眼皮，再次昏過去。 

秦霖生蹙起眉頭，檢查了一下少年是否有傷，發現他的右小腿骨折了，只得先找

適合的樹枝為他固定。將骨折的部位處理好後，才將少年背回家。 

快走到家時，小鳶聽到腳步聲，從屋裡高興地迎了上來，「秦大哥，你回來了！

呃……」話忽然頓住，她看見秦霖生背上的人，好奇地湊上去，定睛一看，濃濃

的醋意湧上心頭。 

「她是誰？」她酸溜溜地問。 

「掉進湖裡的人。」 

秦霖生簡單地回答了一句，逕自將人背入屋裡放到床上，隨後開始準備熱水和藥

物。少年身上的濕衣服要換掉，骨折的右腿也要盡快處理。 

看秦霖生想要脫去「少女」的衣服，小鳶立刻上前攔住了他，「秦大哥！你怎麼

可以——她、她是女孩子你不能……」 

「他是男的。」秦霖生打斷她的尖叫。少年的身軀從拉開的衣襟中顯露出來，突

出的喉結，平坦的胸部，肌肉緊實，非常明顯是男性。 

小鳶頓時沒了聲音，悶悶地站到了一邊。 

秦霖生處理好一切，見少年面色發黑，似乎有些不太正常，想了想，探上少年的

脈搏。這一摸令他臉色一變——這少年中毒了，而且還不是一般的毒！ 

秦霖生對少年的身分更加疑惑，他本可以什麼都不管，然而想起少年剛才那茫然

無助的眼神，心一軟，還是起身去了藥房。 

 

少年清醒過來已經是第二天下午。 

秦霖生從外面回來，剛踏進房便看到他呆坐在床上，冶豔的面孔因為那雙清澈的

眼睛而顯得稚嫩。 

少年聽到腳步聲，轉頭茫然地看著他，當秦霖生走到面前時，他微微縮起身子，

露出畏懼之色。 

秦霖生在床沿坐下，輕聲道：「別怕，我不會傷害你。」 

少年低著頭，輕咬下唇。 

秦霖生替他檢查了一下腿上傷勢，問道：「你的右腿摔斷了，我幫你接上了，還

會疼嗎？」 

少年遲疑了一下，微微搖頭。 

確認夾板沒有鬆脫或歪斜後，秦霖生叮囑道：「休息一個月就會好了，這段時間

裡你不要亂動，否則骨頭不好長。」 

少年輕輕點頭。 

秦霖生看看他，又問：「你從崖上掉下來，落進湖裡，是意外還是……」 

少年抬起頭，一臉迷茫，似乎正在回想。好半天，他終於呢喃出聲，「山崖？」

柔軟的聲音像他的容貌一樣，透著純真和嫵媚，令人聞之動心。 

他想著想著，突然抱住頭，蜷起身體發出痛苦的喘息，「我……頭、好痛……



唔……」 

秦霖生連忙制止他的動作，讓他的腿伸直，並將人摟入懷裡，輕撫少年後背，安

撫道：「別想了，頭痛就不要想了。」 

少年在秦霖生懷中顫抖著，過了許久才漸漸平靜下來。秦霖生看他如此害怕，便

摟著他坐了一會兒，直到感覺到少年的身體完全放鬆地倚靠在他懷裡，才再次柔

聲詢問：「你記得自己叫什麼名字嗎？」 

「名字……」少年歪頭思考一會，忽然眼睛一亮，開心地說：「我叫小童！娘親

都叫我小童！咦……娘親呢？」 

見他又是一臉困惑，眉頭微蹙。秦霖生順勢問道：「小童還記得家在哪兒嗎？」 

「家……在……唔，山、山上……痛……」 

小童似乎一思考便會頭疼，秦霖生見無法再追問，便將話題轉開，不讓他再去回

憶。 

「小童，我叫秦霖生，你可以叫我秦大哥。」秦霖生溫和地自我介紹，面對這純

真的漂亮臉孔，饒是他這樣寡言的人也拿不出冷漠態度。 

小童點頭，怯生生地喚道：「秦大哥。」 

秦霖生拉著他的手，「別擔心，過去的事情想不起來的話就不要去想了，以後你

就會慢慢想起來了，這段時間我會照顧你的。」 

小童聞言，不禁鼻酸地吸吸鼻子。 

秦霖生替小童準備了清粥，一邊看他吃一邊與之閒聊，試圖瞭解小童的來歷。 

一來一往的對話中，他發現小童幾乎什麼都不記得了，十六、七歲的容貌，卻是

八、九歲孩童的心智，單純而且略顯怯弱，也不知道是原來就這樣，還是失憶後

導致性格有了變化。 

還有那眉間的一點紅，他本以為是朱砂，細看才發現是一道凹陷的傷痕，只是不

知怎麼留下鮮紅的色澤，恰到好處的形狀和位置不但沒有破壞少年的容貌，反而

更添豔麗。 

談話間他一直在注意觀察小童的神情，覺得他不是作偽，而是真的失憶。 

雖然小童說不出自己的來歷，但秦霖生知道他絕對不是個普通人家的孩子。他原

本那一身衣裳用的是上好的絲綢，不是一般人家能穿得起的，而衣服上有很多平

整切口，明顯是刀劍留下的，更別說他體內還殘留著餘毒。 

最讓秦霖生在意的是，他的衣裳上切口多身上卻不見有傷，那山崖少說也有千尺

高，若是直接從山頂摔下來，高速墜落會讓人窒息昏迷，但他親眼看到小童在落

水之前有意識地控制身體做出了保護動作，在這個時空，對這種現象最合理的解

釋就是——小童習武，而且武藝還不弱。 

家世不凡、武功高強、身中劇毒，又被刀劍所傷最後墜崖，怎麼看，都不像是普

通人會有的際遇。 

「謝謝秦大哥。」 

小童吃完便將碗筷放到一邊方几上，露出一個甜甜的笑容，漂亮的眼睛彎成兩道

月牙，白嫩臉蛋隱隱染上一抹紅暈，純真的神情在這張漂亮的面孔上綻放出花一



般嬌豔的動人風情。 

從未想過一個人可以同時擁有嫵媚和純真兩種風情，秦霖生不禁微微發怔，但很

快就回了神，移開目光，不自在地說：「你先休息吧，我要出去一會。」 

「嗯，好！」 

小童用力點頭，仰著小臉一臉渴望被撫摸的模樣讓秦霖生忍不住伸出了手，本來

只是想像對待孩子一樣揉揉他的頭髮，可見到小童愜意地瞇起眼睛的模樣，手指

就不由得落到了他臉頰上。 

指腹觸碰到豆腐般細嫩的肌膚，那觸感像輕輕用力就會留下指印似的。秦霖生撓

了撓小童的下巴，有種在路邊逗弄流浪小貓的感覺。 

這舉動似乎有些輕佻…… 

意識到此，秦霖生不動聲色地收回手，又交代了幾句便出門去了。 

 

「秦大哥，你要將那個人留在這裡嗎？」 

秦霖生一出門，小鳶就追了上來。對她的問題秦霖生只是微微點頭，腳步毫不停

留。 

小鳶噘嘴抱怨道：「秦大哥，等他的腿傷好了就將他送到外面的村子去吧。」 

「他失憶了。」 

「所以才要出去啊，不然留在這荒郊野外的，什麼人都見不到，他想不起自己是

誰，他的家人也找不到他啊！」 

小鳶振振有詞地說，卻讓秦霖生微微皺起眉頭。 

「小鳶。」 

「在！」小鳶立刻豎起了耳朵，睜大眼睛地看著他，她很少聽到秦大哥這麼正經

地叫她的名字呢。 

秦霖生停下腳步，盯著她，緩緩說道：「當初我從山上滾下來，同樣受傷失憶，

是妳爺爺救了我，讓我留在這裡，並收我做徒弟，教我武功和醫術。」 

小鳶怔住。 

「如果當初師父沒有救我，或者救了我但很快就把我送走了，我現在會是怎樣的

情況？」秦霖生反問，不等她回答，自己已道出了答案。「無依無靠，對一切全

然陌生。也許在離開這山谷後不久就會死於非命，妳覺得呢？」 

「我……」小鳶張張嘴，說不出話。 

「我會收留他，直到他想起過去的記憶。妳若不願意，我帶他走也沒關係。」說

罷，秦霖生邁開腳步離去。 

小鳶急了，連忙拉住他的手臂急道：「秦大哥不要走！」 

秦霖生不理她，逕自抽回手，與她擦肩而過。 

小鳶咬咬牙，跺腳道：「好啦！你留下他就是了，你不要走嘛！」 

秦霖生微微頷首後離去。小鳶在身後跺腳的聲音清楚地傳入耳中，但他沒有絲毫

停留的意思。 

秦霖生很瞭解小鳶的心思，只是不想理會。殺手獨來獨往的日子過慣了，對喜惡



便分得格外清楚，有時候甚至顯得不近人情。不過小鳶的爺爺對他有救命之恩，

再怎麼冷酷，「知恩圖報」這個詞他還是謹記在心，若是沒有意外，他會一直忍

讓下去，直到小鳶自己放棄。 

有時候秦霖生也覺得有些對不住這女孩，不過……他對成人真的難以萌生太多好

感。 

如果是面對一個單純如孩子的少年，他的態度就自然多了。 

那之後又過了幾日，小童已經可以下床走動了，當他拄著拐杖一瘸一拐地來到他

面前時，秦霖生神情裡多了一絲笑意，即使被對方打擾了正在進行的工作也沒有

絲毫不快。 

他就這樣靜靜地坐在一旁，看著當秦霖生從藥圃中拔出一根根莖肥大的草藥時，

他睜大了眼睛，驚叫起來，「秦大哥，這個東西長得好奇怪哦！好像兔子！」 

秦霖生低頭一看，那肥大的根莖膨脹出特別的模樣，加上被抓住的葉子，的確就

像是一隻被抓住了耳朵的肥兔子。看小童一臉興致勃勃，他想起了前世聽過的故

事。 

「這叫地烏。」秦霖生說：「這是它的根莖，聽說成精的地烏根莖會長得像一個

人。」 

「咦？真的嗎？」 

「傳說吧。不過，雖然至今沒有看到過像人形的，但是有時候會像一些其他東西，

比如這個就像兔子。」 

「嗯！被抓住耳朵的肥兔子！秦大哥，可以給我看看嗎？」 

「讓我先洗掉泥土。」 

小童從秦霖生手中接過了洗乾淨的地烏，抱著看個不停，雖然換一個角度看就只

是個奇形怪狀的根莖，可若從某個角度看過去，再多點想像力，那就連兔子的小

眼睛都有了。單純的他為這樣簡單的事情而開心不已，咯咯笑個不停，又開始向

盛放草藥的竹筐張望起來。 

「還有其他的嗎？說不定會找到像人的呢！讓我看看好不好？」 

「去看吧，都在那裡了，小心自己的腳傷。」 

小童跳下了椅子，一瘸一拐地走到晾曬草藥的架子前一個個研究起來。 

秦霖生看著他認真的樣子，忍不住笑了。真是小孩子脾性，大人大概不會有這種

閒情逸致去注意這種事情，自己和小鳶在這裡培育藥材多年，也從未去研究過地

烏的根莖像什麼。 

沒過多久，小童就抱著兩棵碩大的地烏回來，像孩子炫耀他的玩具一樣將手裡的

地烏拿給秦霖生看。 

「秦大哥，你看、你看，這個像不像桃子？」 

小童說著就想蹲下去，看得秦霖生一驚，連忙拉住他。 

「你的腳傷還沒好，不能蹲。」秦霖生讓他坐到椅子上，可他還沒坐熱又站了起

來，撒嬌道：「坐在椅子上和秦大哥離得好遠哦，我想待在你身邊！」 

秦霖生無奈道：「可是你的腳傷還沒好，蹲著容易讓骨頭錯位。」 



「哦……那好吧。」 

小童滿臉失望，興致闌珊地說：「秦大哥，你看這個像不像桃子？」 

真像黏人的小貓啊！秦霖生在心裡嘆了口氣，他發現自己似乎見不得小童失望的

樣子。也許是因為他總是一臉天真無邪的表情吧？ 

「坐大哥腿上好不好？」 

秦霖生摸摸他的腦袋，不意外地看到小貓咪的眼睛亮了起來。 

坐到了秦霖生大腿上，小童開心地依偎在他懷裡，興致勃勃地說：「這個是桃子！

這個是狐狸臉！你看，它還有尖鼻子呢！」 

「嗯，真像。」 

小童玩了一陣，忽然想起了什麼，回過頭來問道：「秦大哥，我是不是打擾你做

事了？」 

秦霖生失笑地搖頭，這孩子，現在才想起這個問題呀。本來他是想靜靜打理草藥

的，沒想到傷勢剛剛穩定下來的小童會自個兒拄著拐杖找到了這裡。 

「沒關係。」秦霖生輕撓他的下巴，「喜歡坐在我懷裡是嗎？」 

「嗯嗯，秦大哥懷裡很安全！以前娘親打我和弟弟的時候爹爹就都是這麼抱著我

們，但是他……呃？」 

小童的話音突然頓住了，眼睛睜得大大，也許是想起了什麼，地烏滾落在地上，

他痛苦地抱住了腦袋，眉頭緊皺，發出難過的嗚咽。 

「娘親？弟、弟弟？唔！好痛……」 

秦霖生立刻將他按進懷裡，揉捏他的後頸，「小童！小童！別想了！乖，別想了！

抱著我，別想了！」 

然而這一次小童似乎陷得太深了，竟無法從突然閃現的記憶裡脫離，抱著頭痛苦

地低語：「我——不、不要打我……不要，我不要做那種事……唔……」 

「小童！看著我！看著我！」 

秦霖生強行扳起他的臉蛋，強迫小童看向自己。 

「小童！我是秦大哥，我不會傷害你！」秦霖生大聲用力地說：「小童！看著我！

什麼都不要想！看著我！」 

「秦、秦大哥……」 

小童失措地睜大了眼睛。 

秦霖生放柔了聲音：「是我，小童！我是秦大哥！我在你身邊，會保護你的，好

嗎？」 

低柔的聲音誘導著少年一點點放鬆下來，恐懼被茫然一點點地排擠出去，抱著頭

的手也慢慢鬆開，無力地垂掛在秦霖生的手臂上。 

秦霖生鬆了口氣，再一次撓起了小童的脖頸，這裡神經密集，輕柔撫摸可以讓人

放鬆。 

片刻後，小童撲入秦霖生懷中，斷斷續續地呢喃：「秦大哥，我、我好害怕……

他們好像在打我，還要讓我做很可怕的事情……可怕的事……」 

秦霖生嘆了口氣，抱著他，撫摸他的後背。「沒事的，都過去了。小童，我給你



講故事吧？」 

「嗯……好。」 

「先從這個地烏說起吧……很久以前有一個青年，他從小體弱多病……」 

第二章 

「小童，你要自己擦身子，還是我幫你擦？」晚餐之後，秦霖生替小童準備了熱

水讓他沐浴，又擔心他無法自己擦拭身子，不自覺溫柔地問。 

小童歪著頭想了想，仰起小臉期待地問：「可以麻煩秦大哥幫我擦身子嗎？」 

「那你坐好，不要亂動傷到腿。」 

「嗯，謝謝秦大哥！」 

小童坐在浴盆中，受傷的腿蹺在外面，水亮的眼睛睜得大大的，開心地等待著他

的服務。 

秦霖生見他這樣覺得有些好笑，撓了撓他下巴，隨後用沾了水的軟布為他擦拭身

體。 

小童不但臉蛋好看，肌膚也跟上好的白瓷一樣光潔無瑕，肌膚遍布細小的水珠，

就像是沾了晨露的花瓣。別看他是個雌雄莫辨的漂亮少年，身材卻絲毫不單薄，

肩膀寬而厚實、腰肢精瘦，雙腿修長而肌肉勻稱。以秦霖生過去殺手的經驗，一

看便知這樣肌肉下定是隱藏著極強的力量和爆發力。 

軟布撫過腰間嫩肉，小童咯咯笑了起來，扭動腰肢躲避秦霖生的擦拭。 

「會癢！」 

小童噘著紅唇撒嬌，秦霖生再一次撓了撓他下巴。小童立刻彎起了眉眼，流露出

愜意的神情。 

真的很像小貓咪。 

秦霖生心想，他前世雖然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不過在任務之外也有些「特別」

的愛好，比如餵餵住家附近的野貓野狗們。餵久了，附近的貓狗都會親近他，當

秦霖生靠近時，小貓咪就會躺在地上翻出肚皮，撒嬌地索要撫摸。 

擦到私處時，秦霖生注意到小童的陰毛濃密，陽物的個頭也不小，和他稚嫩的外

表不相襯，倒是令他有些意外。 

「嗯……秦大哥，好舒服……」 

小童微微揚起下巴，發出甜膩的呻吟聲，心智幼齡化的他沒有所謂的羞恥感，很

直接地表達著自己的感受，甚至將雙腿張得更開，渴求更多的快感。 

這樣的小童就像是含苞待放的花朵盛開了，綻放出豔麗的色彩，可是…… 

秦霖生忍不住撇開臉，小童那由內而外展露出的純真令他覺得自己根本就是在猥

褻未成年人。 

他倉促地將私處擦過便轉向其他地方，在替小童擦乾身體，抱他上床休息後，秦

霖生便搬起浴盆離開。 

將洗澡水倒進屋外的水溝時，秦霖生忽然感覺背後有人，一回頭，正對上小鳶憤

怒的眼神。 

「秦大哥，你怎麼、怎麼能……他是男孩子啊！」小鳶似乎快哭了，語帶哽咽地



說：「那麼、那麼親密的事情，秦大哥怎麼能對小童做那種事！」 

秦霖生不想去計較她是不是趴在門外偷窺，帶著一絲不悅淡淡道：「小童是個孩

子，他什麼都不懂。」 

「可是秦大哥你懂啊！」小鳶氣得跺腳，拽住秦霖生的衣袖急切道：「秦大哥，

小童是長得很好看，可是他是男孩子啊，你、你不能喜歡他的！」 

喜歡？秦霖生微微挑起眉梢。 

美好的容貌、單純的性格，甜甜的聲音讓人聽了就心情好，言談舉止也都很有禮

貌，不論從哪個角度欣賞，小童都沒辦法讓人不喜歡，喜歡美好的事物不是很正

常嗎？更何況，自己喜歡誰和她又有什麼關係？ 

秦霖生欲轉身離去，但轉念一想卻覺得自己差別待遇太明顯確實很傷人，他雖然

不喜歡小鳶，但她的爺爺對自己有救命之恩，如此冷落多少有些過意不去。 

他緩和了表情，輕聲道：「小童不懂事，妳當他是弟弟就是了。」 

小鳶卻不講理，「我沒有這樣的弟弟！」 

秦霖生沒有耐心與她糾纏，面無表情地抽回了衣袖，回房關上門。 

「秦大哥，秦大哥！」 

小鳶在外面拍門叫嚷，秦霖生在房裡卻像是全然沒有聽到一樣，眼都不抬，拿出

草席等物準備打地鋪。 

小童看了看那拍得砰砰作響的大門，擔憂地問道：「秦大哥，你不去開門嗎？」 

秦霖生摸摸他的頭，示意他躺下休息，「不用理她，等會兒她就會離開了。」 

「哦……」 

小鳶拍了幾下門板，見秦霖生沒反應果然走了。小童散去了臉上的憂慮，抱著被

子看秦霖生鋪被褥，噘嘴問道：「秦大哥，你不和我一起睡嗎？」 

秦霖生手上的動作頓了下，「我睡地上就好了。」 

「可是我想和秦大哥一起睡。」小童轉過上半身伸長了手臂，輕輕地拉住男人的

手掌，精緻的臉蛋上滿是渴求，「秦大哥，你和我一起睡嘛……」 

秦霖生柔聲安撫，「床比較小，兩個人睡著擠……」 

「不會呀，秦大哥，你抱著我，給我摸摸嘛。」 

小童撒起嬌來，又甜又軟的聲音教人難以抗拒。支起上半身，被褥滑落在腰間，

昏黃的燭光勾勒出妙曼的曲線，性感至極。 

秦霖生感到有些無奈，他覺得自己遲早會被這個成年身體、小孩靈魂的傢伙給改

造成戀童癖的。 

他最後妥協了，將自己的被褥抱上床。但即使這樣也不能讓小童滿足，他挽著秦

霖生的手臂撒著嬌，央求秦霖生與他蓋一床被子，因為只有這樣秦霖生才能將他

摟在懷裡撫摸。秦霖生輕嘆，自己還真是被小童吃得死的。 

依偎在秦霖生懷裡，小童像是崽獸般巴著男人的身體，在男人溫柔的撫摸下發出

舒服的呢喃，若不是腿受了傷，只怕他整個人都要縮進去才舒服。小童身上散發

出一股淡淡的香氣，讓秦霖生覺得自己抱著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團軟綿綿、熱

乎乎的香包。 



不過這個香味還挺好聞的…… 

秦霖生如此想著，索性將少年當成一隻貓，為他輕柔地撓癢。 

 

清早，天未亮，秦霖生輕輕地從小童的腦袋下抽出了自己的手臂，躡手躡腳地起

床出門，開始了一天的工作。練功、挑水、劈柴，眼看時間差不多再回屋做飯，

這時小鳶也起來了，她幫著生火和洗菜。 

若是以往，在等待米飯煮熟的時間裡，秦霖生會留在飯廳做一些挑揀藥材之類無

須走動的事，同時忍受小鳶在身邊嘰嘰喳喳地說一些瑣事。可當小童到來之後，

這一切就不一樣了。 

食材都下鍋之後，在等待的時間裡，秦霖生回到房間。小童已經醒了，坐在床頭

睜著一雙大眼睛，他對著剛走進房的秦霖生展開歡喜的笑容。 

「秦大哥！」小童甜甜地叫喚。 

秦霖生微微一笑，端來熱水和軟布為小童漱洗。漱洗完畢，這才扶著他站起來，

蹲下身，為腿腳不便的少年穿上鞋襪。 

小童乖巧地說：「謝謝秦大哥！」 

秦霖生摸摸他的頭，將他扶到桌邊，「坐下吧，我幫你梳頭。」 

小童順從地坐下。秦霖生持著木梳輕輕梳過他的長髮，柔順黑髮像是一道黑色的

瀑布，流動著水一樣的光澤，即使是最末梢的地方也沒有絲毫分叉。在前世，這

樣的秀髮也只有廣告上才看得到，而現在，這樣美麗的絲綢就在他的掌心裡。 

靈活的手指從前額處分出兩股編成麻花辮，隨後和其他頭髮一起盤繞成髮髻，再

插上一根簡單的木簪子，一個靈秀的少年便出現在了鏡子裡。 

小童拿著鏡子左照照右看看，似乎十分喜歡自己現在的模樣，笑彎了眼。 

「謝謝秦大哥！」他回過頭張開了雙臂，當秦霖生彎腰抱住他的時候，在男人的

臉頰上印上響亮的親吻。 

秦霖生笑了笑，微微偏頭，也在少年的髮鬢上留下了一記輕吻。 

「不用謝，小童。」 

 

小童拄著拐杖一瘸一拐地跟在秦霖生後面進了飯廳，小鳶已經將飯菜擺上桌了，

看到兩人出來，立刻酸溜溜地嘀咕道：「多大的人了還要別人幫著穿衣梳頭，也

不害臊……」 

小童一臉無措，張嘴想辯解，但什麼也說不出來。 

秦霖生摸摸他的頭，示意他不用介意。 

小童的表情沒有之前那麼開心了，三個人圍著桌子坐下，氣氛沉悶。小童低頭扒

著飯，秦霖生挾了一筷子野菜放入他碗中，「多吃點菜。」 

小童扁扁嘴，小聲說：「這個菜會苦，我不愛吃。」 

小鳶冷哼道：「不愛吃就別吃！」 

小童委屈地低下頭。秦霖生面無表情地看了小鳶一眼，又轉頭對小童溫柔道：「我

換了一種調味，這次不會苦了，你嚐嚐看，不好吃再不吃好不好？」 



「好。」 

小童不太甘願地把野菜放入口中，嚼了嚼，忽然發現這次的野菜完全沒有之前的

苦味，吃起來有點酸又有點辣，還脆脆的很爽口，他立刻笑了起來，主動伸出筷

子挾了一口，剛要吃，坐在對面的小鳶又冷冷地說道：「什麼都不做還吃這麼多，

你當野菜那麼好摘啊！」 

小童一怔，不由得放下筷子，黑白分明的眼睛裡浮起了淚光。 

「小鳶！」 

秦霖生終於生氣了，低喝一聲，瞪著她，那冰冷的目光讓小鳶呼吸一窒，吐不出

半個字。 

秦霖生慢慢收回了目光，轉過身將小童摟進懷裡，輕柔道：「別聽小鳶姊姊胡說，

喜歡吃就多吃點，嗯？別哭，乖。」 

秦霖生不太擅長用話語安撫，想來想去也說不出什麼好詞，只能輕撓小童的後頸

安撫他。 

小童低著頭，淚水噙在眼眶裡始終沒有落下來，好半天，才低低嗯了一聲，挾起

一根野菜放入口中，慢慢咀嚼了許久才無聲地嚥下去，小心翼翼的樣子讓人看得

心疼。 

 

「秦大哥，小鳶姊姊是不是很討厭我？」吃過早飯後，小童忍不住問。他將腦袋

靠在拐杖上，神色顯得惆悵。「秦大哥，是不是因為我什麼都不做總是白吃白喝，

所以小鳶姊姊才討厭我的？」 

秦霖生低柔地說：「別管她，我養你就是了。」 

「謝謝秦大哥……」小童笑了笑，但依舊愁眉不展，「可是，這樣會害你和小鳶

姊姊處得不開心……」 

「秦大哥比較喜歡小童，小童開心就可以了。」 

「秦大哥你真好。」小童甜甜地說。 

秦霖生輕笑著，轉身將洗好的碗筷放到一邊時，小童突然湊了上來，嘟起嫩唇在

他臉上留下一個響亮而甜美的吻。 

秦霖生呆楞住，那突然欺身的芬芳令他的腦海呈現短暫的空白，心臟少跳一拍，

小腹卻好像有一簇火苗陡然閃動了一下。 

這…… 

秦霖生不由得側目看了一眼，對上的，依然是小童那純真無邪的笑容。 

他收斂了心神，暗自苦笑，是自己……想多了吧？ 

 

小童喜歡黏著秦霖生，只是他腿腳不便，秦霖生在外工作時他就難以跟隨，只能

回房靜養。臨近中午，秦霖生做完了工作回到廚房，準備為小童煮粥。 

「咚咚咚。」菜刀落下的聲音細密而均勻，直到一聲怨懟的叫喚將它打斷。 

「秦大哥！」小鳶氣鼓鼓地走到他身邊，不高興地說：「秦大哥！我不喜歡小童，

你讓他走！」 



秦霖生眉宇間的不愉快一閃而過，快得令人看不清。 

「為什麼不喜歡他？」秦霖生淡淡地問，似乎不懂小鳶的心情。 

小鳶氣惱地跺腳道：「他在這裡什麼都不做，白吃白喝的，算什麼嘛！我們日子

過得也很辛苦啊！」 

秦霖生不動聲色地道：「等他腿傷好了就可以做事了。」 

「他什麼都不懂能做什麼？！」 

「不懂可以學，我也是從什麼都不懂學起的。」 

「秦大哥和他怎麼一樣啊！」 

「怎麼不一樣了？」秦霖生抬起頭注視著她，不帶感情地說：「如果妳一定要這

麼說的話，我帶他走就是了。當年我也只是被妳爺爺收留在此，雖然師父他收我

做徒弟，但畢竟是個外人，這個山谷還是妳的。」 

「你——」 

小鳶的眼睛裡泛起了淚光，委屈地落下了眼淚。 

秦霖生不為所動，對他來說，女人的眼淚是最討厭的東西之一，更何況是為了這

種理由。 

小鳶哭了一會，發現對方根本不理自己，又羞又惱，憤怒地轉身離去。她剛邁出

腳步，小童就從外面進來了，見她這樣，不由得問：「小鳶姊姊，妳怎麼了？」 

她這時候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小童，對方不問還好，問了她更憤怒難當，想都不想

便伸手推人。「你讓開！」 

她這一推毫不留情，腿上有傷的小童哪裡站得穩，拐杖一滑，整個人立刻向後倒

去，而他身後正對著的就是餐桌！ 

秦霖生看到小童進來時就有不好的預感，早已放下手上菜刀想迎上去，現下小童

摔倒，他想都不想立刻撲上前，一個閃身擠入小童身後，用自己的胸膛接住了小

童的身體，但這並不能阻止兩個人摔倒的趨勢！ 

乒乒乓乓一陣亂響，桌子、椅子翻倒在地，反將秦霖生和小童壓在下面。 

廚房瞬間安靜下來。 

秦霖生和小童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小鳶看傻了眼，好半天才驚叫出聲，「秦、

秦大哥？秦大哥！」 

她慌忙上前將桌子搬開，卻見秦霖生將小童整個人護在懷中。 

他強壯的手臂高高舉著，擋下翻倒的桌子，為懷中人撐起一片天地。 

小童躺在秦霖生懷中，望著屋頂，眼中眸光閃爍，臉上神情卻是茫然而呆滯，似

乎還沒搞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砰。」 

一聲悶響驚醒了小童，秦霖生的手臂失力地垂落在地上。小童驚慌掙扎著起來，

他翻滾到一邊，回頭看見秦霖生臉色蒼白，嚇了一跳，想碰又不敢碰，手足無措

地哭道：「秦大哥，你沒事吧？秦大哥？」 

怎麼會沒事呢？ 

秦霖生暗自苦笑，堅硬的桌子狠狠撞在他的背部，加上兩個人的重量使衝力更



大，也不知是否是傷到了骨頭。 

只是看到小童那慌張的神色，秦霖生卻不想讓他擔心。 

「我沒事。」他喘了口氣，勉強吐出這三字。 

小鳶的淚水簌簌地掉，嗚咽道：「秦大哥，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

的……」 

秦霖生休息了一會才緩過氣來，轉頭看看小童，問道：「你的腳有沒有被撞傷？」 

小童再也忍不住眼淚，哭著連連搖頭，「沒有、沒有，一點都沒碰到！」 

「嗯，那就好了。」 

秦霖生放鬆地吐了口氣，再次閉上眼睛——背，很痛。 

背後受傷讓秦霖生什麼也做不了，只能回房躺著休息。 

「秦大哥，是不是很痛？那樣摔下去一定很痛的……」 

小童輕輕撫著秦霖生的手臂，一雙漂亮的貓眼濕漉漉地滿是愧疚，眼淚就在眼眶

邊打轉，雖然沒有落下來，可聲音已經哽咽。 

秦霖生輕笑道：「不要緊的，一點小傷而已。」 

可小童卻無比自責，「都是我不好，如果不是因為我，小鳶姊姊就不會生氣了……」 

「小鳶不是在生你的氣，她是在生我的氣。」秦霖生淡淡道：「是我對她太冷淡，

她才會不高興的。」 

「可是……」小童面露疑慮，卻又無法表達出心中的疑問，遲疑了一下，垂頭道：

「秦大哥，我很沒用吧？什麼都做不了，還要秦大哥保護我……秦大哥，其實、

其實腿斷了再接上就好了，不值得秦大哥這樣保護我的……」 

「你的腿不能再受傷，再受傷就接不好了。」 

秦霖生輕撫小童柔軟的臉頰，拭去他眼角的淚花。衝出去的那一刻他什麼都沒想

到，本能地只想著「不能讓小童受傷」。 

秦霖生招招手，讓小童躺在自己的臂彎中，撫著少年的纖細後頸，築在心靈外圍

的那道高牆似乎也被這柔軟的觸感給逐漸瓦解，愛憐之情油然而生。他低頭吻上

小童的髮頂，輕聲道：「小童，我不捨得你受傷。」 

小童愣住，嘟起紅唇，用力在男人臉上蓋了個章。 

「秦大哥，等我長大了，也會保護你的！」小童眼神閃著堅定，認真地說。 

秦霖生輕笑。 

小童信誓旦旦地說完，神色又黯了下去，喃喃低語道：「可是……可是我害秦大

哥和小鳶姊姊吵架了……秦大哥，我去和小鳶姊姊道歉好不好？」 

「不用，都說了不是你的錯。」秦霖生沒有絲毫猶豫地否定了他的想法，「況且，

我和她也只是一般交情，不用你這麼費心了。」 

「可是你們不是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嗎？」 

在他單純的想法裡，既然一起生活了很多年，那感情應該會很好才對。 

秦霖生無奈地笑了笑，解釋道：「她的爺爺曾經救了我，又收我做徒弟，後來師

父過世了，臨終前希望我能照顧小鳶，所以我才留在這裡。」 

小童茫然地睜著貓一樣的大眼睛，顯然還是不明白他的意思。 



秦霖生苦笑，不再繼續解釋，也不知該如何解釋。 

或許是見慣了生死和人性善惡，也或許是經歷的人心太複雜，他對成年人有一種

近似偏見的情緒。只喜歡小孩子和小動物。 

初見小鳶時她才不過十二、三歲，還屬於小孩子的年紀，但可能是她自小聰明又

被爺爺寵壞了，常有蠻橫無理、耍小聰明的舉止，令秦霖生十分不喜歡她。要不

然秦霖生也不是冷血動物，幾年相處下來多少也會有些感情才對。 

秦霖生撓著小童的脖子，看他一臉愜意地蜷縮在自己懷裡，也緩緩閉上了眼睛，

放空心思感受陽光透過窗紙溫和地曬在身上的暖意。 

「秦大哥……」 

「嗯？」 

「我喜歡你。」 

秦霖生失笑，沒想到他忽然開口說的是這個，而且口氣還這麼認真。 

揉揉小童的腦袋，秦霖生漫不經心地應道：「我也喜歡小童。」 

小童不滿意了，笨拙地爬起，壓到秦霖生身上，瞪著眼睛，一本正經地強調，「我

是很喜歡、很喜歡！」 

秦霖生楞住，但依舊沒放在心上，笑道：「我也很喜歡小童。」 

小童噘嘴道：「我是要和秦大哥在一起一輩子的那種喜歡！秦大哥，你也是這種

喜歡嗎？」 

秦霖生笑道：「當然是。」 

小童睜著黑白分明的眼睛直直盯著他，像是在打量什麼。秦霖生心生疑惑，正要

開口問，沒想到小童卻忽然壓下了身子，將柔軟的唇覆上他的。 

烏黑的髮絲垂落，少年獨有的芬芳隨著秀髮像流水一樣傾瀉而下，瞬間將人淹

沒。秦霖生怔住了，腦中空白，手腳像是失去了控制，竟無法動彈。 

小舌從他的嘴唇上舔過，小心翼翼地向裡鑽探，最初的溫熱過後換來一絲清涼，

秦霖生終於回過神來，慌忙將人推開。 

面對他驚惶而又委屈的眼睛，秦霖生連忙解釋道：「小童，親吻是很親密的事情，

只有夫妻之間才能做的，以後不要再這樣了，知道嗎？」 

少年眼中泛起了淚光，「可是我喜歡秦大哥，我想和秦大哥在一起。」 

秦霖生扯起一抹苦笑，「小童，你還小，這些……你還不懂。」 

「我懂的！」 

「你不懂！」秦霖生沉聲強調。 

待胸膛裡那個躁動的心平靜下來，他能夠像往常一樣冷靜地面對他時，秦霖生才

又溫柔而不容置疑地說：「小童還小，以後再說。」 

「……壞大哥！」 

小童撇撇嘴，但還是乖巧地躺下了。他埋首於男人的頸窩裡，帶著溫度的體香撥

撩得秦霖生心裡癢癢，更別說那纖細的指尖隔著衣服在他胸前輕撓的舉動讓他燃

起一股衝動。 

阿彌陀佛，戀童是不對的。 



秦霖生在心中默唸著，拍拍小童的背，輕蹭對方的髮鬢，再捉住那隻作怪的小手，

將心中的悸動強行壓下。 

 


